本檔案未經整理

靈修 盡付須臾悅父心                                                          徐可之

     ——基督生活基礎蠡測

         前   言

小學畢業那年，在聽道理準備受洗時，神父講了這樣的一個小故事。聖奧斯定很想了解天主聖三的究竟，想了很多很多，但仍是深感不解。一天他到海濱去散步，同時在不斷苦思追問：究竟如何一體又是三位？無意中看到一個小孩在海邊玩水，用貝殼把海水舀到他在沙灘上挖的一個小洞裏。奧斯定看他這樣不停地來回取水，不禁奇怪地問他：「你為什麼這樣不停地舀水？」小孩說：「我想把海水都放進這個小洞裏。」「那怎麽可能？」小孩回答說：「一個人想完全了解天主聖三可能嗎？」小孩隨就不見了，奧斯定也恍然大悟。故事的意義自然是：聖三的奧跡人無法完全了解。但這故事出自何處，現在我依然是不知道；猜想是後人因見聖奧斯定對聖三奧跡所用的精譬妙喻，有「感」而發，編成了這樣一個美麗的「傳說」。不僅對看不見的天主會令人感到神妙莫測，就是對「人」不是有時也有深奧難明的感覺嗎？但基督既以人的方式揭示了神的奧秘，他豈不是以「身」作則，使我們能在此看出並尋獲人心最深的嚮往與滿足？儘管我們各方面都非常有限，但基督「成人」的事實，就是要我們能對祂有更多的了解與體驗。本文就嘗試着用我們現有的小小工具，來對這「天人合一」的生活傳真，來作一次基本的探測與分享。全文分兩部分，其綱要如下：

1、 蠡測的原則與工具

﹙1﹚ 就事論事；﹙二﹚「一見如人」；﹙三﹚心同此理。

2、 基督的生活基礎

﹙1﹚ 若望的體驗與感受：父懷中的獨生者——父的愛子

                        常作父所喜悅的——中悅天父

                        及時完成天賦使命——視死如歸

﹙2﹚ 對觀福音的回響與共鳴：天父至上，全心信賴

                            生命死亡，非祂莫屬

﹙三﹚「為使眾人都合而為一」：由父而來，渴望人皆「有父」

                            甘作羔羊，顯示四海同根

結語

         一  蠡測的原則與工具

蠡測依詞典的解釋是：蠡，瓠瓢也﹙一種葫蘆之一半﹚；以蠡測海，喻以淺見揣度。論語中記述顏淵對老師其人其道之感受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子罕第九﹚；另一位弟子端木賜﹙子貢﹚對老師也頗有同感，他告訴齊景公說：「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壼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韓詩外傳﹚。葫瓢、壼杓、或貝殼，如用來測量江海，自然是「不成比例」；但對人的飲用來說，雖然十分微小簡陋，仍不失為很實用有效的工具。對古聖先師——孔子之為人，已令人感到莫測高深，對「天人合一」的基督，自然會使人更難了解，不是嗎？但基督在其生活中完全與「人」打成一片，盡量避免神秘、玄妙；處處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使人對他的所言所行更能易於領悟。現在我們利用手邊的簡陋工具，來探測其「天人合一」之浩然胸懷，雖然仍是十足地以蠡測海，微不足道；但對我們心靈的「飲用」而言，很可能也會給我們帶來腹滿而止的充實、滿足、與喜樂。下面就先介紹一下我們使用的「葫瓢」。

       就事論事

我們使用的主要工具和依據，就是現有的福音記載，特別是若望的回憶與記述。在使用中我們只作最少的肯定，就是照現有的福音所載，經歷代學者的考證與注釋，確實顯示基督處世為人的心胸與形貌；就如論語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中，相當清楚地描述了先師孔子的生活言行，使我們藉此描述即可「想見其為人」。這裏我們不必像某些特別「認真」的西方聖經者，一定要分清哪些是基督「一字一句」所說的話﹙就如照錄音帶抄寫下來一樣﹚，哪些是福音作者的回憶與感受；好像只有那些「照錄不誤」的話才能顯示基督的真面貌，其他一切既是弟子們的傳述，那就不足憑信了。東方文化傳統比較圓融；就以對論語的考證、校釋來說，其主要目的是保存孔子的教訓與精神；就是該書中有些、甚或是弟子們的回憶與傳述，也不致那麽影響先師的訓誨真諦，使我們無法再認出「儒家精神」的廬山面目。對福音考證、校釋、與傳承，如果與論語相比，實在是要詳實、嚴謹、可靠得多；所以為我們這裏，可說已是「供過於求」——只要這些記述能傳達基督的訓誨與心情，使我們能藉此以「想見其為人」就足够了，其他暫不多問。

      「一見如人」

福音中顯示的基督，對其本人來說，其成長過程一如常人，沒有什麼傳奇事件或神妙不凡。就如舜之「孝感動天——象為之耕，鳥為之耘」；釋迦牟尼生下不久便能「七步蓮花」；媽祖自幼不凡，十六歳時「由神人獲得銅符」，二十三歳即「登高升天」等。福音外傳中有此種類似故事；比如基督小時候與其他小孩子一起用泥巴小鳥玩，其小朋友做的小鳥都放在地上，但小耶穌向自己做好的泥鳥一輕輕一吹，小鳥就飛上天空去了。這些外傳在教會傳承中，統稱為偽經——虛構的故事，不足採信。由此教會傳承——排除傳奇、肯定基督除了罪過，他度過和我們一樣的生活，我們不難想見，他的身心發展與成長，和我們一般人所經過的階段與過程，沒有什麼特殊的不同。一般心理發展告訴我們，嬰兒期以及兒童期的家庭背景，對一個人身心的成長，有非常深遠、重大的影響，甚至終生都無法改變。在家庭背景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父母；一般來說，母親的影響尤其深、大。基督是其母親的獨生子，照一般的兒童發展來看，母親對他的影響一定是很大很深，不是嗎？從這「母子情深」的關係來看，我覺得更容易使我們了解，基督對許多人地事物的不同反應和心情。比如路加記載的耶穌童年事件﹙路二41~52﹚；每次讀到或聽到，十二的童年耶穌反問母親「你們為什麼找我？……」時，總覺得有些「不對勁」。基督一定很愛母親；這麽完美的母親一定也不會溺愛獨子而把他寵壞；但是基督的答覆，對一個好久都在焦急尋找他的母親來說，不是很「傷心」難聽的話嗎？我很久都有這「大惑不解」的感覺，而一般的聖經注釋﹙大都是說，基督在此表示自己是天主子，他對天父的任務遠超過他對任何受造物的關係﹚，尤其是以中國文化的心情來體會，都不免使人覺得這似乎多少總有些「不近人情」。但如以「母子情深」的心理去體會，那就別有洞天。

聖母懷孕生子，完全是由於她對上主的無條件信賴，「照你的話成就」；她對其獨子的撫愛，也不能不是全「心」貫注。在母子連心的如此深情中，小耶穌自然在母懷中，就深深體會到了母親對天父的心情——無條件的信賴，常是「照你的話成就」。隨着年齡的增長，聖母一定藉着兒歌、詠讚、慶節等同的方式和機會，慢慢教小耶穌敬拜上主，全心作祂喜愛的孩子；同時也讓智慧日增的獨子，確實知道若瑟只是養父，不是生身之父，而其真正父親乃是上主天父。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中，童年的基督已耳濡目染地養成了「天父至上」的基本心情，建立了「以心神、以真理來朝拜父」的生活基礎。滿十二歳，是猶太兒童的「成丁」之年，他們的興奮與欣喜不難想見。基督十二歳時，同父母親友，像往常一樣，一起去京城過節；但為一個年屆「成丁」的兒童，能在這樣隆重歡樂的慶節上，同大人一起聆聽法律和先知——開始盡遵守上主法律的責任，一定會覺得特別興奮、新鮮、快樂，不是嗎？而聖母和若瑟找不到孩子的焦急，似乎更容易體會：一方面是基督從小就沒有讓他們這樣擔過心，而現在忽然不見了，這是他們從來「想不到」的事；另一方面是聖母對獨生子的心情，一兩天都還找不到，自然別有一番「母子情深」的焦急和痛苦。基督對母親的答覆，正充分表達了一個孩子「成丁—守法」的興奮和熱情，同時也是獨子對母親的特有深情與驚奇。他好像在給母親說：「妳不是從小就教我心寄父家、常作祂喜歡的事嗎？現在在這成丁之年，我全心在上主殿裏聆聽法律和先知，你們不是一定會知道的嗎？」當然，「天下父母心」，尤其是獨子之母的心，為她這總是「想不到——很難懂」的事；但在其獨子的深情目光中，她馬上感覺到，那股兒童成丁的興奮和怎麽會不知道「他應在上主殿裏」的驚奇。在他們一起高興回家的路上，聖母一定不斷反覆思索，驚奇不止：十二歳的孩子已「小大人」，對上主天父的事已是如此熱情！……

          心同此理

基督的成長和生活既是處處「一見如人」，他的宣講、教導也是充滿着「人」的真情和體驗，散發着人性的溫暖與和諧。他的比喻題材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大家共有的生活經驗：如撒種、莠草、酵母、芥子、撒網捕魚、善牧、亡羊等。對大自然的觀察與欣賞，充分流露出他對故郷納匝肋的郷土親情，絕不以「納匝肋人」為恥。他要人「仰觀天空的飛鳥，俯察田間的百合」，多麽容易令人想到，他小時候跑在田地裏去採這些野花，驚奇地瞻望着在他面前不斷飛起的小鳥。他用這些最平凡的事物，講明生命根源的最深道理，充分顯示了「深入淺出——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完美境界。他以「人」的各種方式，盡其所能地傳達、顯示了「神」的奧秘——「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那在父懷中的獨生者，給我們詳述了」﹙若一18﹚。就如先師孔子能坦然告訴弟子們，一切都與他們分享，毫無隱瞞——「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第七﹚；同樣，基督對其心愛的小團體，更是開懷暢談，分享了一切：「凡我從父那裏聽來的一切，都顯示給你們了」﹙若十五15﹚。孔子懇切告訴生性好强的仲由﹙子路﹚，只有面對真實才能獲得真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第二﹚；基督也以面對真實來說明內心真誠的重要：「我們知道的，我們才講論；我們見過的，我們才作證；而你們卻不接受我們的見證。……我若說我不認識祂，我便像你們一樣，是個撒謊者；但是我認識祂，也導守祂的話」﹙若三11，八55﹚。

福音中所表達的基督之心，是一顆充滿「惻隱、是非、辭讓、羞惡」之心，是「人」皆有之，但卻充分實現了「天人合一」的終極完美，達成了人心能有的最深嚮往與終極圓滿。祂憐憫群眾，「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像沒有牧人的羊」；祂治癒一切疾苦，使人恢復人性原有的尊嚴與自由；祂無條件地給與，叫人不要宣揚，但受惠者卻越發傳揚出去：祂所做的一切都好——使聾子聽見，啞吧說話，盲者復明，瘸子行走，貧窮人獲得喜訊；連反對他的人也為其良善、真誠所震撼：「從來沒有人如此講話，像這人講話一樣！」﹙若七46﹚福音中的基督言行所以能「動人」，就是因為這一切都是在「直指人心」，處處激發人性的開展與提升，使「仁者心自動」—只要反身而誠，自可不言而喻。福音作者將老師之「述而不作」編輯成冊，一方面自然是為了宣講上的需要，使這「天人合一」的好消息能保持完整並廣為流傳；但同時也是作者的親身驗，有感於「心」而整理書寫了下來——「這些所記錄的，是為使你們相信基督是天主子；並使你們相信的人，也因他而成為天主的子女」﹙參閱若二十30~31，一12~13﹚。他們所分享的感受，我們也不能不用「心」去體會；因為基督所顯示的人之天性與向往，正是「道在人心——天國就在你們心裏」：每人都有此天賦之理，可以反求諸已而「心」照莫宣，不言而喻。反之，如果心不在，那就是再好的「道、理」，也仍然是講不通，無法理喻，不是嗎？下面就依據福音的記述，來探測，體驗一下其中所顯示的基督生活基礎。

          二   基督的生活基礎

這裏所說的生活基礎，就如以前曾分享過的﹙參閱神學論集50﹚，不只是對「價值體系」的內在肯定，而更是有與此價值肯定密切配合的「行動原則」，使整個生活和行動，因此「內外一致」而顯得朝氣蓬勃，充滿活力。這樣的生活基礎，在福音的記述中，特別是依照「主所愛的那個門徒」的體驗，在他心愛的老師——基督身上，顯示得非常清楚、具體、堅强、感人。現在我們先就若望福音來「看看」基督的生活基礎究竟是什麼，然後再以對觀福音的記述來從旁加以印證。

              若望的體驗與感受

父懷中的獨生者—父的愛子

「靠在基督懷中」的這個弟子，經過多年的生活反省與體驗，才慢慢把他「親自所見、所聞以及親手所接觸過生命之言」的種種感受，整理記錄了下來。從他留下的資料中，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出，他完全無心於理論的講述，而是分享他對老師的具體生活言行的體認與領悟。若望沒有記載基督受洗，但由洗者若翰的話，「我看見聖神彷彿鴿子從天降下，停在他身上」來體會﹙參閱若一32~34﹚，自然就會令人想到對觀福音中那來自天上的聲音，「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不是嗎？他心愛的師傳自稱「人子」，但這出身於納匝肋的人子就是「父懷中的獨生者——天主子」﹙參閱若一14~18、43~51﹚，而且是以其具體生活與行動，隨時顯示出祂確是「父的愛子」，絕非空有這些美麗的名號而已。祂對父的地方——聖殿，從小就滿懷愛火與熱忱；成年而立之後，他同弟子們一起上京去過逾越節時，把在殿院裏買賣的人及其所賣的牛羊鴿子等，很痛心地一併趕出殿院：「把這些東西拿出去，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為商場！」﹙參閱若二13~17﹚

祂是父的獨生子，但祂渴望所有的人都能成為天父的子女，不分階級、地位、年齡、性別、種族等任何不同，完全一視同「人」。他給「年高望重」的尼苛德摩說明：人必須由水和聖神而重生——成為天父的子女，才能進入天主的國﹙參閱若三1~5﹚。他對一個生活很不檢點，又毫不客氣地拒絕給他喝口井水的撒瑪黎雅婦人，表現出無條件的接納和重視，溫和而親切地和她交談，最後把「生命活水」分送給她，引她「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父」﹙參閱若四1~26﹚。一個已癱瘓了三十八年的病人，在人間已沒有什麼痊癒的希望，基督在安息日上主動地去接近他，使他痊癒——更帶給他心靈上的治癒，使他也能成為天父的子女。雖然因此而遭受到猶太顯要們的嫉恨與迫害，但這「父的愛子」依然樂此不疲：「我父到現在一直工作，我也應該工作」﹙參閱若五1~18﹚。對基督如何隨時隨地引人成為天父的子女，下面還會特別提出，這裏就暫不另贅，好能更集中心力，多「看」一下祂如何以「中悅天父」來肯定、顯示祂是父的愛子，來宣揚、光榮父的令名。

常作父所喜的—中悅天父

撒瑪黎雅婦人得到「生命活水」之後，高興得連水罐也忘了在井旁，就跑回鎮上去報告好消息；這其間門徒們請師傳用飯，他滿心喜樂地回答說：「我已有食物吃，那是你們所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來者的旨意，完成祂的工程」﹙參閱若四27~38﹚。他對不肯接納他的猶太同胞，雖然感到非常痛心，但時常利用各種機會來開導他們，希望他們終能有所了悟：「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聽我的話，相信派遣我來者的，便有永生，不受審判，而已出死入生。……父怎樣告訴我，我就怎樣審判，所以我的審判是正義的；因為我不尋求我的旨意，而只尋求那派遣我來者的旨意」﹙參閱若五19~30﹚。若望在記述增餅奇跡之後﹙五千多群眾都吃得飽飽的﹚，隨即指出基督向熱尋找他的民眾，講述了更重要的食糧：「你們不要為那可損壞的食糧勞碌，而要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糧勞碌，即人子所賜給你們的……我就是生命的食糧；到我這裏來的，永不會饑餓……因為我從天降下，不是為執行我的旨意，而是為執行那派遣我來者的旨意」﹙參閱若六22~40﹚。

從基督的這些言行中，我們不難看出，祂整個生活的中心，就是承行派遣祂來者旨意——完成祂確切體驗到的「天賦使命」。若望第七章記述基督於帳棚節﹙猶太人的國慶與感恩的大節日，一連慶祝八天﹚，去首都耶路撒冷參加慶典；在這熱閙而隆重的慶祝禮儀中，祂的真誠言行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回響與反應。心地單純的一般眾，大都深受感動，覺得祂就是「要來的那一位」；而政治宗教方面的首領與顯要，卻大都以為祂是個危險人物——「煽惑民眾」，應該及早把祂除掉。雖然在此有生命危險的情形下，基督依然是「放膽講論」，强調祂是由父而來，其所言所行，都是派遣祂來者的教訓與旨意﹙參閱若七14~30﹚。第八章裏的辯論——基督和不肯接受他的猶太同胞間的「熱烈交談」，一方面很清楚地顯示出，他對自己同胞的那份真誠與熱情，不但得不到積極的回響與共鳴，反而越來越引起他們的敵視和嫉恨；另一方面是，基督更明確、更莊嚴地向他們宣示「父子一體」的真實，就是為此必須受死，他也甘心樂意，無所廻避，這可使我們看出，基督的這股「視死如歸」的浩然之氣，其根源就是發自「父子同心一體」的真情摯愛：父的愛子——常作父所喜悅的。「當你們高舉了人子以後，你們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我由我自己不作什麼；我所講論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訓我的。派遣我來者與我在一起，祂沒有留下我獨自一個，因為我常作祂所喜悅的事」﹙參閱若八12~30﹚。

及時完成天賦使命—視死如歸

若望第九章的主題是基督治好一個生來就瞎的乞丐，但其所以如此行事的「幕後動力」，仍是在完成其天賦使命——滿全父的心願：「趁着白天，我們應做派遣我來者的工作；黑夜來到，就沒有人能工作了」﹙若九4﹚。就如胎生的瞎子，「聽」基督的話而到史羅亞﹙被派遣者﹚水池裏去洗自己的眼睛，使他能完全恢復視覺而看到光明；同樣，誰在這「由父所派遣者」內洗自己的心目——接受並相信基督的話，也不不定會獲得生命的光，使自己成為「光明之子」。反之，誰拒絕接受這「生命之光」，不聽由父所派遣而來者的話，那就是自甘留居在黑暗中而與生命根源相隔絕。父所喜悅的正是要基督——祂的愛子，向世界顯示這生命之光，因而使盲目、迷失、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們，能在其愛子內獲得光明，成為天父的光明子女。在第十章中基督自比善牧和羊棧之門，為了羊祂肯甘心捨掉自己的性命——「這是我由父所接受的命令」﹙參閱若十1~21﹚。祂愈加明確地表達出父子之間的一體情深，祂是由「父所祝聖並派遣到世界上來—我與父原是一體」；祂的所言所行都是在實現父的心願，而這些具體事實也都在印證，父子的確是同心一體；接受這些事實，「你們必會認出父在我內，我在父內」﹙同上，22~39﹚。為了宣示並保證這「父子一體」的生活事實，祂不惜犧牲一切。

基督很清楚地意識到所面臨的危險，祂的弟子們也因看出這危險而不願再去耶路撒冷；但祂依然心安理得地上京去過節，繼續作派遣祂來者所喜悅的事：「白日不是有十二個時辰嗎？人若在白日行路，就不會碰跌，因為看得見這世界的光。……我們的朋友拉匝祿睡着了，我要去叫醒他」﹙參閱若十一1~16﹚。祂使已經埋葬四天，且已發臭的拉匝祿復活起來，徹底而完整地顯示出祂確是生命的主人—「他與父同是生命之源」，為使眾人能相信並接受祂確是由父而來，常在實行父的旨意。「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俯聽了我。我本來知道你常常俯聽我，但是我說這話，是為了四周站立的羣眾，好叫他們相信是你派遣了我」﹙仝上，17~44﹚。這項亘古未有的驚人事跡，一方是在彰顯父的光榮——「一見這事就有許多人信了祂」，但同時也因此而使那些反對祂的政教顯要，決心要除掉祂：「從那一天起，他們就議決要殺害耶穌」﹙仝上，45~56﹚。最後一次進入京城時，羣眾熱情地歡迎祂，但祂深知「人子受光榮的時辰」已到；祂本能地感到心神煩亂，但他立即把一切都交託在父的手中：「父啊，救我脫離這時辰吧！但正是為此，我才到了這時辰。父啊，光榮你的名吧！」﹙參閱若十二12~36﹚

基督面對痛苦和死亡時的沈重心情，若望用了這樣的一句話表達：「耶穌知道自己離開此世而回歸父家的時刻已到；祂既然切愛世上屬於自己的，就愛他們到底」﹙見若十三1﹚。他要為羊羣甘心情願捨掉自己的生命，這是他由父所接受的命令﹙見若十14~18﹚；殘酷的痛苦死亡來到時，祂堅定、鎮靜地走向來逮捕祂的人：「我就是。」祂拒絕弟子們的本能衝動和衛護，讓他們安然離去：「把劍收入鞘內！父賜給我的杯，我豈能不喝嗎？」﹙參閱若十八1~11﹚。在整個苦難過程中，他一直在實現「經上的話」——父對他顯示的心願；斷氣前他能坦然呼出：「完成了！」隨立即回到了父那裏去——他永遠是「父懷中的獨生者」。不僅在整個一生，他是如此誠摯地表達了父子一體同心的無限深情，而且於復活後仍短暫留居人間的數週內，他依然是一心懷念天父：「妳別拉住我不放，因為我還沒有升到父那裏去；妳去到我的弟兄那裏，告訢他們：我要升到我的父和你們的父那裏去，到我的天主和你們的天主那裏去」﹙參閱若二十1~8﹚。為他的小小羊羣甘心捨掉性命並再取回來後，復活的善牧很快就去看顧祂心愛的弟子們，帶給他們這世界所不能給的平安與喜樂，並把自己由父所領受的使命傳授給他們：「願你們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仝上，19~23﹚——派遣你們去結豐富長存的果實；使眾人也能成為天父的子女，並在其愛子內合而為一，就如父與子是同心一體一樣﹙參閱若十五，十七﹚。

         對觀福音的回響與共鳴

若望編寫福音時，對觀福音早已流傳在基督團體中間。由以上所述，我們可清楚看出，若望所顯示的基督心情是：父的愛子——常作父所喜悅的；而且是及時完成天賦使命，視死如歸。現在如果把這「父子一體情深」的生活事實，也放在對觀福音的記述中去印證，是否也會找到相似的回響或共鳴？是的，如果用「父子一體情深」的感受，來體會對觀福音中有關「父子」的章節與記述的話，的確會令人感到「別有洞天」：一些好像是散落在各處的珠玉，藉此線索一下就珠連玉接而綴成一件光耀奪目的「同心」寶飾。現在就以最簡要的方式來收集一下這些「珠玉」，同時也用已有的「金線」立即把它們連綴起來。為了收集上的方便，我們以瑪竇為主，必要時再參照路、谷以相互印證。

天父至上，全心信賴

基督接受若翰的洗禮而開始其宣講「天國來臨」的公開生活，就在此時天父公開宣示：「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參閱瑪三13~17﹚。父所宣示的，基督以行動印證；他在面對誘惑和考驗，都是以「經上記載」——父的心願，來排除迷惑而勝過考驗﹙參閱瑪四1~11﹚。基督要祂的弟子以及願意跟隨祂的人，努力成為世界的光來光照他人，要以超越舊約的新精神，來顯示他們真是天父的子女：「你們的光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到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你們一向聽說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祈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參閱瑪五14~16、43~48﹚。基督指出真正的禁食、祈禱、施捨，不是像偽君子所作的那樣，設法在人前顯出他們的「熱誠」，而乃是默默地不為人知，一心轉向天父：「但叫你那在暗中之父看見，祂必要報答你」﹙參閱瑪六1~6、16~18﹚。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體驗過「誠於中，形於外」的吸引，使人衷心感動；至於「心口不合」的言行，不管是修飾得多麽美麗動聽，我們也知道那終究是枉費心機，無濟於事。基督在他的生活中，唯一不能接受的也正是這「口是心非，虛偽謊騙」﹙參閱瑪七15~18，廿三13~36﹚。他的生活言行完全把「真、誠」表達了出來；他所講的道理更是他內心的生活體驗，而不是特意編造的美麗言辭。如果我們以「言為心聲」來體會、了解他對天父所說的一切，那就不難看到他這份誠於中、形於外的「父子深情」，充份印證了他所表達的心口合一的真實：「人心裏充滿什麼，口裏就說什麼」﹙見瑪十二34﹚。所以在向天父祈禱時，他更願我們以孺慕之心來投奔天父，就像他那樣時常信賴天父一樣：「你們祈禱時不要嘮嘮叨叨，如同外邦人一樣……因為你們的天父在你們求祂以前，已知道你們需要什麼」﹙參閱瑪六7~8﹚。他所教的那端禱詞——天主經﹙見瑪六9~13﹚，把我們對天父應有的孺慕與信賴，表露無遺；而這正是他那「父子一體情深」的自然流露，不是嗎？他的故郷納匝肋是一個偏僻的小郷，他的木工生活，也是需要賣力流汗才能維持溫飽的生活；但從「信賴天父」那篇談話中，我們可體會到，他是如何會欣賞大自然而「簞食瓢飲，樂在其中」。對於「習慣」於為生活工作而緊張、擔心、焦慮、恐懼的我們，這是多麽不習慣、但又那麽令人響往的一種放心、自由、喜樂、舒暢！「你們仰觀天空的飛鳥，……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牠們；你們不比牠們更貴重嗎？……你們觀察一下田間的百合，……連撒羅滿在他極盛的榮華時代所披戴的，也不如這些花中的一朶。田裏的野草今天還在，明天就投到爐中，天主尚且這樣裝飾，信心薄弱的人啊，何況你們呢？……你們的天父原曉得你們需要這一切。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見瑪六24~34﹚。

生命死亡，非祂莫屬

基督以「作父所喜悅的」來顯示祂是父的愛子，所以祂能坦然說出，「不是凡向我說『主啊!主啊！』的人，就能進天國；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天國」﹙見瑪七21~23﹚；誰以生活行動來中悅天父，他為基督就成為心同道合的至親家人：「誰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親」﹙參閱瑪十二46~50﹚。看到祂的單純弟子們能接受、相信祂﹙雖然在好多事上，他們當時還不懂得老師言行的真諦實意﹚，基督就歡欣感謝天父：「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而啟示給給小孩子」﹙參閱十一25~27，路十21~22﹚。高興時他立即感謝天父，面臨痛苦死亡時他更是非父莫屬。「我父，若是可能，就讓這杯遠離我吧！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願意的」﹙參閱瑪二六36~46﹚。對天父的這份熱誠與信賴，他也渴望跟隨他的人也能同樣體驗得到，特別是在面對困難和考驗時：「你們不要怕那殺害肉身而不能殺害靈魂的；……兩隻麻雀不是賣一個銅錢嗎？但若沒有你們天父的許可，牠們中連一隻也不會掉在地上。……你們比許多麻雀要貴重得多呢！你們小小羊羣，不要害怕！因為你們的父喜歡把天國賜給你們」﹙參閱瑪十26~33，路十二32~34﹚。如果不是「父懷中的獨生者」，誰能把蕩子心喻中的那位「父」，描寫得那麽慈祥感人？基督要我們無條件地接納、寬恕自己的弟兄，就如天父那樣接納寬恕我們一樣﹙參閱瑪十八21~35﹚；他不只是這樣說，而是在受傷害不能再多的情形下—―被釘在十字架上時，他無條件地寬恕那些釘死他的人：「父啊，寬恕他們吧！因他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見路二三33~37﹚。祂這樣把父顯示給人，完成了祂的天賦使命之後，最後所說的一句話是『「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仝上46﹚。

從以上所說的一切，我們不難看出，基督在其日常生活工作中，他的「心」常是與父同在，確切地意識到他是在為「誰」辛苦為「誰」忙—―心有所寄，自然就平安、穩定、充滿活力，不是嗎？祂的宣講，也就是其具體生活的流露與寫照，都是以父為中心：使父的令名受顯揚，使父的旨意能如願以成。在順利快樂時，他立即讚頌感謝天父；在困難考驗中，他衷心肯定天父至上﹙其他如生活需要，人際熱情，以及世上的一切，都不能與此相提並論﹚；在辨論作證時，他堅持父要他怎樣他就怎樣，絕不為個人利害而有辱使命；痛苦死亡來臨，他把一切交託在父的手中，徹底活出了「視死如歸」——從父那裏來，再安然回到父那裏去。人際經驗告訴我們，當兩人感情深厚、心靈相通時，一切都會顯出相互關懷，不言而喻。基督如此時刻不離天父，其父子間之一體情深與同心至愛，不是已超出語言文字所能表達的極限，而惟有「仁者心自動——盡在不言中」了嗎？

「為使眾人都合而為一」

由父而來，渴望人皆「有父」

基督的短短一生，所以能活得那麽落實、穩定、充滿活力，就是因為他「心」有所寄：知道「我是父的愛子」；時時「作父所喜悅的」——中悅天父。但祂所作的一切，也就是父所喜悅的，就如上面已曾提及，不是別的，正是為使眾人藉着這「由父所派遣者——父的愛子」也能成為天父的鍾愛子女。基督由父所接受的這項天賦使命，在路加福音裏用「經上記載」來表達，顯得尤其簡明、具體、生動、有力﹙見路四16~21﹚。祂的宣講、治愈、接納、寬恕，的確實現了祂的使命：使貧窮人獲得喜訊，使身心的「俘虜」獲得釋放，使盲者復明，使勞苦和負重擔者得心靈的安息與自由。對基督的這些「治愈民間疾苦」，對觀福音主要是以「宣報好消息」的方式來傳述，但「靠在主懷中」的這個弟子，卻在這些可見的「事跡」以外、以下，更體會到其不可見的深遠意義——「別有天地非人間」。就如從井水引到生命的活水，由餅魚的飽飫來顯示生命之糧的真實，藉胎生瞎子的復明使人能在」被派遣者」內獲得生命之光等，都是顯明的實例，不必多贅。所以基督的這些治愈、神跡，其目的是在「顯示、作證」他確是由父而來——「自古以來從未聽說：有人開了生來就是瞎子的眼睛。這人若不是由天主來的，也什麽也不能作」﹙見若九32~33﹚；對那些不肯接受祂的猶太同胞，基督也多次懇切告誡，不要以「貌」取人﹙加利肋亞不會出先知——從納匝肋還會出什麼好東西？﹚，而要打開心目，看看擺在眼前的事實：「就是我所行的這些工程為我作證：證明是父派了我。……你們縱然不肯信我，至少要信這些工作，如此你們必定認出父在我內，我在父內」﹙參閱若五31~40，十31~39,﹚。

凡接受、相信祂是由父而來——是父的愛子的，那這常「與子同在」的父，也就把自己顯示給這接受其愛子的人，使他也成其心愛的子女。父在「人」間的獲得光榮與顯揚就在於此：人能以基督所顯示的父為父，能因這「父子情深」而感到尊榮與自豪，就如基督與父是那樣一體情深，常以中悅天父為其最大的喜樂與滿足一樣。基督的整個生活、宣講，對人來說，其最終目的就是要使人「認識」父，並以成為這樣一位父的子女為榮：「請看父賜給我們何等的愛情，使我們得稱為天主的子女，而且我們也真是如此！」﹙若壹三1﹚祂這使人皆「有父」——成為天主子女的一片熱誠，不僅是在建立人與天父之間的父子深情，同時也在推展出人與人之間的手足一體而同心共融；這份由衷的真誠與渴望，尤其是在他最後逾越晚餐之後的祈禱中，特別顯得懇切動人：「父啊，願眾人都合而為一！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將你賜給我的光榮賜給了他們，為叫他們合而為一，就如我們原是一體一樣」﹙參閱若十七20~26﹚。

甘作羔羊，顯示四海同根
基督不只是渴望人能成為天父的子女並合而為一，他更以「付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來奠定這合一、共融的的穩固基礎。若望在這方面的感受，可從他追述當年大司祭的「預言」這件事上看得清楚：「叫一個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滅亡——不但為猶太民族，而且也是為使那四散的天主兒女都聚集歸一」﹙參閱若十一45~53﹚。基督在生活、宣講中，已經把當時經師們所認為的「近人」﹙猶太民族﹚，擴展為所有的人，特別包括猶太人所最輕視的撒瑪黎雅人在內。就如上面已曾指出，基督那麽親切地接納那個拒絕給他水喝的撒瑪黎雅婦人，並把生命活水分送給她。在對觀福音中，基督用一個善心的撒瑪黎雅人來說明誰是近人，並告訴那個向祂「質詢」的法學士：「你去，也照樣作吧！」﹙參閱路十25~37﹚——對當時的正統猶太人來說，撒瑪黎雅人最下賤、最可恥，連外邦人都不如﹙用一個很粗俗的詞彙來表達的話，那就是「雜種」；猶太人視撒瑪黎雅人為雜種，不屑一顧﹚。基督的弟子們，也曾由於撒瑪黎雅人的「不客氣」而怒從心起，想「叫火自天降下，燒毁他們」；但師傳卻趁機會把弟子們教訓了一番，然後再去別的村莊另覓住處﹙參閱路九51~56﹚。

基督為使這「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真能實現，祂以言，更以「行」完成了一項非常艱苦，但是「非有不可」的生活事實：無條件的接納和寬恕。人的本能是在感到受傷害時，立即加以反擊和報復；由於彼此之間的懷疑、猜忌、仇恨，人關係在許多方面是相互拼鬥、摧殘、毁滅！但基督在自己受傷害不能再多的時候，而且是在那些傷害他的人正欣喜若狂、盡情譏笑侮辱他的時候，無條件地寬恕了他們：「父啊，寬恕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參閱路二三33~43﹚。人間能有的真正和諧——四海同根的「大業」，由此而奠定了基礎；人性也只有在這能彼此完全「放心」、自由、和平共處的氣氛中，才能發揮出其原有的光輝，才能「盡性知天」而達到其「天人合一」的終極嚮往與圓滿。反之，人與人之間如果沒有這樣真誠的接納與寬恕，不管在外表上修飾得如何動聽、感人，便不可能有真正持久的和諧與共存。此外，基督在其整個殘酷之至的苦難過程中，真真實實地表現出是甘心為大眾作代罪羔羊，視死如歸；不僅沒有任何仇恨與報復，而且就像七步詩中那「相煎何太急」的傷感與悲痛，也沒有出現在他的痛苦之至的感受中——雖然其民族同胞，對他確實作到了「相煎至極」的地步。

結   語

藉着我們能用的簡陋「葫瓢」，特別是依據「主所愛的那個門徒」的記述，我們蠡測了基督的生活基礎，而所得的結果是：他的短短三十餘歳的生命，特別是在其最後的兩三年內，能顯示出那麽踏實、積極、樂「天」知「命」、視死如歸，就是因為他完全心口合一地活出來了「父子一體情深」的真實—父的愛子，常作父所喜悅的﹙中悅天父﹚。而父所喜悅的，正是要人藉着這由祂所派遣的愛子——接受聽從他，也能成為祂的鐘愛子女。基督為完成這項天賦使命，甘心「付出自己的性命，為大眾作贖價」；特別以無條件的接納與寬恕，給分裂、仇恨、自相摧殘的人類，打開了真正和諧、共融、四海一家的門、路、並不斷提供為實現此「四海同根共融」所需要的能源和力量。如果以中國固有文化之「心」來會基督的心情﹙也就是他的整個生活基礎﹚，好像可以這樣來表達：

         四海之內皆兄弟，甘作羔羊喻同根；

         人生自古誰無死？盡付須臾悅父心。

當然，對基督的浩然心懷來說，我們的葫瓢總是「又安知江海之深」呢？但對我們的飲用而言，似乎也達到了「腹滿而止」，不是嗎？但回顧教會的歷史與成長，其所顯示的基督面貌——生活基礎，使人不能不感覺到，祂的「成人」不只是為某些民族，而是為所有的民族與文化。尤其是在梵二大公會議之後，對基督生活、使命、以及其「天人合一」之廬山真貌等各方面的探討，更是「百花爭放」，令人欣喜﹙諸如：存在基督論，過程基督論，超驗基督論，字宙終點基督論，解放基督論等；參閱神學論集23，36，37，47，51﹚。這些各有千秋的「基督畫像」，可說正如西洋油畫所描繪的基督一樣，不論是寫實、印象、或抽象，終究都是「西方像」，沒有什麼東方的神情與風韻。就如西方在理智分析方面所表現的專、深、精、確，非常值得我們讚賞與學習；同樣，東方文化在體驗生命的圓融和諧上，似乎也很可提供他人參考和分享。佛學經唐代文化的孕育，才開出了禪的花朶；基督的好消息，不是也應以中國文化之「心」來表達，方能有中國基督面貌的「活」現嗎？當然，這全貌之活現期尚遠，但其主要的幾個線條似乎已隱約可見。如果要顯得更清楚，那就需要更多致力於「懷有基督所懷有的心情」的兄弟姐妹，大家共同用「心」去深深體會，日日不斷地在「生活」上多多努力。

           教會的醫治服務           Seán O’Riordan著

                                      王敬弘譯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教會團體生活中的心理狀況和重點的改變，常是有趣而有意義的。但是，這種改變顯然也有牧靈上的意義和重要性。因此，它也會對教會內正在進行的神學反省方式，甚至內容有所影響。這種現象現在最清楚的例子，就是一種新保守的潮流。這種潮流要求在教理和倫理的教導上，超過歷史改變的起伏，而追尋牢不可破的確定真理。這種潮流覺得，也常清楚的肯定，只有這樣確定的真理，能給我們生活在這個狂風暴雨和令人混亂的歷史時期的人，在信仰中一種安全感和穩定性。基督徒生活的心理，牧靈和神學幅度，在這種潮流中，交織成一個整體；給人在這個不安全的世界中，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難所。

這種現象的另一個例子，是在目前的教會中，無論個人和團體，都集中在醫治服務上。這種傾向最後可能比前一潮流給人帶來更大的希望。它也是反映了教會內一種心理的情景和需要。我們的世界充滿了疾病和生病的人。基督徒的同情心願意在他們的困境中去扶助他們。當然，我們人一直有許多疾病，可能在過去害病的人比現在來得更多；但是，現在基督徒的心境，很清楚地傾向病人，他們追問如何可以治好病(下轉P.436)人？要採用何種牧靈的方式能給病人帶來痊癒或至少減輕他們痛苦？從這種牧靈的關切中，也產生一連串的神學反省，去探討健康和疾病對基督徒所有的意義。這些生活的事實，與基督和祂的十字架有何關係？教會如何是一個醫治、照顧和拯救人的團體？教會可被稱為這種團體到何程度？教會團體給受災害的人類帶來身體和精神上醫治在歷史中有何記錄？在今日，它在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受到如何的評價？梵蒂岡二屆大公會議的禮儀改革之後，在教會中我們以病人傅油聖事來代替了終傅聖事，我們如何使領受聖事的人得到精神和身體上的安慰？

對疾病所有的心理、牧靈、以及神學上的關懷之中，也產生了其他問題。疾病是否是一種邪惡？如果它是的話，我們如果把對它尖銳的意識與我們對天主的信仰相融合？因為我們說「我們認識了，並且相信了天主對我們所懷的愛，天主是愛……」﹙若壹上四16﹚。當然，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惡的問題」。可是，當我們遇到一個小孩、青年、壯年人害了絕症的時候，就會體會出惡在我們生活中具體的臨在，以及它的力量。最近我曾伴隨一個朋友到癌症病院去訪問一位中年的婦女，當我們進到醫院的大門時，我的朋友對我說：「這真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對這項評語恰當的神學註譯是什麼？

現在醫學利用它所有的資源來對抗疾病，以及死亡的攻擊；或者當死人是不可避免時，在病人進入生(下轉P.444)命消滅的路上，嘗試着使它感到比較平穩。在一點上，有許多倫理的問題需要答覆，而其中的一些問題是非常的複雜。它們曾在現代的今日倫理神學中引起了許多的討論。大眾傳播工具也對它發表了不少意見。在我們的社會中，人們對於疾病和死亡的關懷，正和基督徒它們的關懷平行發展。這是很自然的事。

至於死亡的本身，它常是神學上一個令人全神貫注的主題。但是，在近幾十中，對「死亡」產生了一些全新的神學作品。此外，我們也有喪失親人的經驗，就是我們所愛的人的死亡，剝奪了他的臨在和陪伴，使我們所感到的痛苦。在現代社會中，人們比以前各個歷史時期更尖銳地體會到親人死亡的痛苦。在以前，親密的個人關係與更廣家庭支持聯繫交織在一起，幫助人能够度過這種困難的經驗。現代人對親屬喪亡心理反應，要求我們在牧靈上予以更大關注。因此，這也要求我們對它有一個新的神學了解。

在人的生命中，從疾病、死亡、親友喪亡，以及它們隨從而來的許多病症之中，產生了廣大而痛苦的人性的需要，誰要去答覆這個需要？想到基督自己對病人、疾病和痛苦的同情，顯然地，基督徒受到召叫去答覆這樣的需要。這也是基督徒表示自己的近人的基本因素之一。這是基督徒存在本質上的召叫。所(下轉P.466)以，不能够把這個責任歸在團體中幾個比較關心的少數人身上。但是，在醫藥所給予的幫助之上和之外，大家體會到需要有另一種醫治的泉源能給今日的病人帶來安慰。這種需要如此强烈，這也就是為什麼教會在最近的時期中有許多不同非官方式的醫治服務的出現。此處，我們再一次體會到在一般社會中有平行的發展；就是神醫﹙faith-haling﹚再一次流行。事實上，經由德國醫藥界全人醫治的方法，神醫已經在科學上受到尊敬。這項醫治方法也正在美國的社會中發展。

在神學方面看來，教會中基督徒的「信仰醫治」大部是從神恩復興運動中產生出來，是具有極大意義的。那些被認為有醫治神恩的人，吸引了許多的主顧；有時甚至吸引了極大的羣眾。這表示人們期望一種來自高天的醫治能力傾注在生理、感情和精神有病的人上。這種期望深深地扣人心弦。在教會中，不分性別和地位有各式各種的人實行這項服務，有神父、男女會士、以及各行各業的教友。至於進行醫治的祈禱會，有時是在一種真實祈禱的氣氛中進行；令人想起拉匝祿的姊妹向耶穌說：「主，祢所愛的人病了。」﹙若十一3﹚有些祈禱會，特別是按照美國極端五旬派的方式所進行的祈禱會，是一件非常情感激動的事。因為他們基本上相信人們以大聲的話强求天主醫治，天主就會答應他們。在教會現有的情形下，一位普通神父自己沒有神恩，而只是在教會中各種不同服務的官方主持人，在這些進行醫治服務的人之間，(下轉P.496)他的地位如何？對他在醫治服務上所扮演角色，需要有一種新的神學和牧靈上的評價。醫院是一個為生病受苦人類服務的重心地方；它在醫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如何？有關疾病和醫治的心理學和神學，也會在制度上產生反響。

有關以上的許多各種題，在某些神學院中已經開了專門的課程予以討論。這種課程希望以一種平衡的醫治神學來衡量這項服務各種不同幅度。我們希望在神學方面的討論在教會的思想和服事的領域中，能够對近年來有許多改變和發展更清楚的認識，並使之更有秩序。它也幫助教會把這項服務能够與其他的服務形成更好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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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檔案未經整理
